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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掃墓是華人社會對祖先慎終追遠發展出來的獨特節日，用以凝聚宗族內的血緣關係，並炫耀祖先的功德。

氣清景明說「清明」

◎王新偉

　　清明掃墓，是華人社會對祖先慎終追遠所發展出來的獨特節日，我政府將這一天訂定為「民族掃墓節」，即有此深意。而傳統的華人也深信，「陰

宅」的風水會影響家運與後代子孫的健康。臺灣也很早就有這樣的習俗：如果家中有人生病，就會到祖先的墓前上香祭拜，祈禱祖先的庇佑。

　　「清明」本是二十四節氣之一，是表徵物候的節氣，在一年季節變化中占有特殊地位，加上後來「上巳節」和「寒食節」又併入其中，遂成為一個

很重要的節日，與春節、端午節和中秋節並列漢民族的四大歲時節俗。根據曆算「清明」定在每年「冬至」過後的106天，也是「春分」後的第15天，約

在國曆的四月四日至四月六日之間。《曆書》記載：「春分後十五日，斗指丁，為清明。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，蓋時當氣清景明，萬物皆顯，因此得

名。」按《歲時百問》的說法：「萬物生長此時，皆清潔而明淨，故謂之清明。」此一時節正值大地回春，天氣溫暖，花卉草木生長於一片清和而明朗

的氣氛中，所見景象清新，萬物潔淨，最適合全家人外出踏青遊春，並掃墓祭祖以表達孝思。

　　掃墓這種漢民族風俗起源極其古老，可能是隨著古人對祖先崇拜的出現而產生，又為歷代所繼承和發展。最初僅是古代帝王將相於重要日子行「墓

祭」之禮，後來民間也加以仿效。古代「墓祭」始於農曆三月初三的「上巳節」，又稱「修禊日」（修禊是文人的一種飲酒遊戲），民間多稱「三日

節」、「小清明」或「古清明」。後來「上巳節」逐漸演變成到水邊遊春的習俗，如杜甫詩《麗人行》首句：「三月三日天氣新，長安水邊多麗人。」

　　在唐朝以前，比較受重視的是「寒食節」而非「清明節」。「寒食節」又稱冷節、禁煙節，它晚於「上巳節」，又早於「清明節」；漢代以前是在

「清明節」的前三天舉行，至唐、宋改在清明節前一天，後來兩者就合而為一。「寒食節」的起源相傳與春秋時代晉國公子重耳的大臣介之推有關。重

耳即晉文公，年少流亡逃難時，介之推曾割自己身上的肉給重耳吃；重耳即位後，介之推卻攜母避入深山不願為官，無論怎麼勸說都無濟於事，於是重

耳就用放火燒山的方式，想逼介之推出山，不料卻燒死了介之推和他的母親。重耳深為自責，遂定介之推的祭日為「寒食節」，前後三日不得生火，只

能吃冷食。《汝南先賢傳》：「介之推以三月五日自燔，後成禁火之俗。」此說即源自上述傳說。由於傳說中介之推是抱著柳樹而亡，所以古人會於

「寒食」之日踏青掃墓時，折柳枝插在身上，返家後再插於門上。插柳是什麼風俗呢？《春明歲時瑣記》：「清明日，婦女兒童有戴柳條者，斯時柳芽

將舒苞如桑葚，謂之『柳筍』。諺曰：『清明不戴柳，死在黃巢手。』蓋黃巢造反時，以清明日為期，帶柳為號，故有是諺也。」可見，插柳、戴柳有

驅邪避禍之意。又《荊楚歲時記》云：「去冬節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風甚雨，謂之寒食，禁火三日，造餳大麥粥。」記述該節的飲食是餳大麥粥，後來衍

生出像潤餅之類的面點，也成為「清明節」的應景食物。唐代詩人韓翃有一首《寒食》詩：「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東風禦柳斜。日暮漢宮傳蠟燭，輕

煙散入五侯家。」將「寒食節」京城的景象描寫得十分生動。

　　由於「上巳」、「寒食」、「清明」這三個節日時間太接近，後來就演變成在「清明節」這天來掃墓的習俗。

　　清明祭祖有兩種形式：一種是在住家或祠堂祭祖先，古代稱祫祭；另一種是上墳、掃墓，又稱墓祭。正所謂有墓地就有墓祭，《周禮．春官．塚

人》：「凡祭墓，為屍。」「屍」為神主之意。至今在大陸浙江紹興一帶清明上墳時，必在墳堆左側立一石，題「后土之神」（后土即土地公，「皇天

后土」一詞中的「后土」便是由此衍生而來），祈求山神保佑雙親，然後祭左鄰右墓，最後祭自己家的祖先。

　　祭墓主要有兩項活動：一是為死者燒香、上供，其中必燒紙。這種紙是特製的，又稱光明錢、往生錢，是送給鬼或死人的錢，以便死者在冥世間使

用。其實，最初獻的是生活所需的實物，貨幣流行後才給死者獻錢幣，漢代用冥錢或瘞錢，唐代才改為紙錢。《舊唐書．王嶼傳》：「漢以來，葬者皆

有瘞錢，後俚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。」可見燒紙錢是比較晚出現的。除焚燒紙錢外，還流行一種壓錢，即把紙錢壓在墳堆的四角和墳頂。另一項活動是

為墳堆填土，或者修墳立碑。民間信仰認為墳地是死者的世界，所以要除草、填土，維護墳地的完好。正如宋高菊卿詩《清明》：「南北山頭多墓田，

清明祭掃各紛然。紙灰飛做白蝴蝶，淚血染成紅杜鵑。」

　　在大陸甘肅民勤地區流行鴕羊會。相傳蘇武曾在此牧羊，為了紀念蘇武，三月初三各地牧民皆趕駱駝、羊群而來，飲泉水，登山遊春。清明期間，

北京在三月十五日還有一個撣塵會，善男信女都爭先恐後前往東嶽廟，紀念東嶽大帝誕辰，拜七十二司。

　　在臺灣，掃墓也有兩種儀式，一為「掛紙」，又稱「壓紙」，就是替祖先整修居所之意。須先剷除墓地的雜草，再以小石頭把長方形的紙錢（北部

為五色紙，南部為黃紙或白紙），分別壓在墓頭、墓碑以及墓旁的「后土」－土地公牌位，象徵子孫為祖先居住的房子增添新瓦，也表示墓地有人來祭

掃過。二是「培墓」，這是比較隆重的祭墓儀式，如果一年之內家中有添丁、娶媳、購置田產等喜事，就要進行培墓；初葬的新墓還必須連培三年，備

極哀榮。培墓要準備兩份祭品，一份以三牲（豬、魚、雞）祭拜「后土」，一份以五牲（另加鵝、鴨或鴨蛋）來祭拜祖先，另加十二菜碗及紅蛋、粿

類、糕餅、酒水等。接著是燒金。感謝土地公、祭拜后土要燒刈金；祭祖要燒四方金、壽金；新喪則要燒庫錢、往生錢、銀錢。然後全家人圍在墓的四

周吃紅蛋，把蛋殼灑在墓地上，以示「新陳代謝」之意；如有添丁之喜，還要帶一對「子孫燈」前往祭拜，再把蠟燭插於燈內點燃，帶回家置於供桌，

象徵子孫興旺。最後是放鞭炮，表示掃墓儀式完成。早期農業社會，鄰近的兒童聽到鞭炮聲會湊過來，掃墓人家就分發拜過的紅龜粿給他們；紅龜粿若

不夠，就發錢，這種習俗稱為「揖墓粿」，意思是請附近孩童幫忙看管墓地。

　　祭祖掃墓的作用在於強調家庭、宗族內的血緣關係，並加強團結、炫耀祖先的功德，以利今後家庭的發展。俗諺說「清明無客不思家」，這種感情

不僅是為了祭祖，也是宗族內凝聚力的反映。尤其身在海外的華人，清明節已演變成家族大團聚的日子。像是臺灣有很多客家宗親，每到清明節就會迎

來海內外數千人返鄉祭祖的盛況，說明了華人不管在哪裡，都有著慎終追遠、感念先人之不忘本的傳承。

　　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唐人杜牧這首《清明》詩，千年流播，膾炙人口，童叟皆能熟誦。由

此詩所描繪的境界與情景，今人或許更能體認清明節所傳遞並維繫的民俗信仰與生活方式，而祭拜祖先，無非是祈安求福。

　　但在祭祀先人、緬懷祖德的同時，也當注意情緒的控制，否則容易觸景傷情，產生悲觀等不良的情緒，特別是年長者。因此，悲傷、抑鬱不易持續

過久，當注意情緒的調節，且應細心關懷身邊的尊親長輩。而最好的懷念，莫過於我們提升自身的品德，光耀祖先、推己及人，讓九泉下的親人有所安

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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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道劃過黑夜的炮火，每一記響徹雲霄的尖銳聲，都記憶著時代的歷史，也薪傳了文化的價值。

鹽水蜂炮初體驗

◎林彥佑

　　幾年前，我就有一股衝動，想要尋找並走完臺灣所有的民俗慶典、宗教文化；舉凡大甲媽祖遶境、北港朝天宮瘋媽祖、臺東炸寒單、屏東炸炮

城……等；也由於這幾年抱著「一輩子就瘋狂一次」的不悔心態，讓我有動力得以逐一參與。

　　正月十五，上元節、元宵節、天官賜福之辰，全臺灣慶元宵的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；我在臺南鹽水「盛裝」出席蜂炮大典。

　　耳聞蜂炮之「瘋」早已行之有年，今日始為我第一次參與。午后，我踏進鹽水區，幾座炮城早已置放於街頭，行禮如儀地迎接造訪的旅人。大炮

城、中炮城、小炮城、地面置放的鞭炮串、設於架上的煙火臺、懸掛空中的鞭炮簾幕，全都一一羅列在大街小巷上，好像蓄勢待發一般，引頸期盼著夜

晚的到來。

　　相傳在清光緒年間，因為瘟疫嚴重侵擾鹽水一帶，造成多人喪命，民不聊生，信眾便請求關聖帝君替居民消災解厄，便一路施放爆竹；習俗流傳至

今，越演越烈，成了全臺灣知名的宗教文化，也名列世界級必造訪的活動之一。

　　那一晚，約莫六點左右，武廟神明起駕，兵分四路在鹽水街頭熱鬧「開炸」；六點一到，所有的炮火猛烈展開。起初是向上發射炫爛的煙火，光彩

耀目，極其和諧；未幾，頃刻轉成蜂炮平面式發射，百箭齊放，萬火奔騰，四處流竄。大家措手不及，忙亂奔逃，但見一道道金色如銳箭般的炮火在眼

前、身後、腳邊飛梭而過；所幸大夥人都是有備而來，才能在驚恐又堪稱安全的情況中，目睹蜂炮盛況。

　　最初以為只有在武廟前才有蜂炮，後來才知道這並非定點施放，而是沿途行經廟宇、民宅，期間隨時「轟炸」。有一場，我在武廟前掩耳惶恐般地

觀賞時，由於炮火太過猛烈，我逐步退向外圈，誰知，在我「節節敗退」之際，身後的另一座小廟瞬間也發出轟然巨響，霎時火光四射，如刀光劍影般

地挾射而來；在場的群眾進退不得，十足地腹背受敵，尖叫聲四起。我第一次感受到如電影般置身火海的情節，宛如世界末日屆臨；而我，從未有過這

般災難臨頭的感覺。

　　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態，既期待又怕受傷害，想近距離拍攝卻又擔心遭受襲擊；儘管已穿戴全罩式安全帽、口罩、耳塞、大圍巾等，做好萬全準備，

但心理的恐懼仍是有增無減。我鼓足勇氣，持續到其他幾座廟前觀看，在行進的過程中，只要跟著神轎走，便有「享受」不完的精采鏡頭。我危危顫顫

地抱頭鼠竄，等這一波停息之後，再試圖疾步向前；但往往事與願違，因為滿滿的人潮和箭在弦上的炮火，常逼得我幾無喘息的空間。我走哪兒都碰

壁，只好審時度勢、察顏觀色，選擇某一個「空窗期」，倉皇又躡手躡腳地溜過。

　　那一夜的心，好掙扎，就像孩子一般，好奇心使然，想把煙硝都趕盡殺絕，卻又顧忌著被火砲夾殺突擊。

　　晚間九點，鹽水國中的炮城蜂火掃射，方是蜂炮狂亂的極致。三座炮城緩緩拉開，象徵著今年的溫馴小羊，卻掩飾不住狂妄的內心，在呼喚中狂發

八十萬枝利箭；在場民眾又跳又吼，又揮舞又遮掩，有人持著保護妥適的攝影機，記錄難得一見的鏡頭；也有人扛著大型的屏幕阻擋蜂炮，我還目睹一

位全身披覆著保護裝置的民眾，只露出兩顆眼睛，與如波似浪的蜂炮畫面合影。我一直以為退居幕後就安全了，但炮火卻也刁鑽地在小小的帷幕前迸

裂，或在腳跟旁爆炸，且常從耳際及眼前呼嘯而過，就算已躲在一個極為安全的地方，那嗡嗡又咻咻、碰碰又隆隆不絕於耳的炮火聲，也足以讓人不寒

而慄。

　　我瞧見幾位外國朋友入境隨俗，在街頭買起護目鏡、安全帽等「行頭」，然後衝鋒陷陣地往最猛烈的一級戰區勇闖；記者詢問國外朋友有何感受？

他們不停地說：「Crazy、Amazing」。我知道他們也是第一次體驗，卻是永生難忘啊！我為此感動；也為此驕傲；臺灣，雖不是地大物博，卻有著深厚

的文化。望著那些外國朋友的眼神，又看看他們高昂的情緒，那種開心的笑容夾著熱血沸騰的臉龐，滲透出心境的狂野與奔放，好像沒有什麼比此刻更

值得滿足了。

　　炮火從當晚六點到午夜二、三點，波波相連，幾無歇息之時。

　　新春的夜晚，原本寧靜的小鎮，卻因蜂炮而有了瘋狂又值得回味、書寫的故事。在我離開鹽水之際，炮火依舊威震八方，人潮仍然蜂湧而至；這確

實是座不夜城，每一道劃過黑夜的炮火，每一記響徹雲霄的尖銳聲，都記憶著時代的歷史，也薪傳了文化的價值。

（作者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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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隻雞已閱歷過無數的住客，牠洞悉遊客心事，所以貼心地在清晨按住自己喉間，隱忍到近午才痛快鬆口。

誰來早餐

◎洪麗玉

　　進入農場已近正午，太陽依舊霸氣地獨占領空，不是辣日季節，但陽光不減熱情，撒野得讓人嫌厭。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下來，原本亢奮的情緒已降

到谷底，一路奔波的塵埃也渴望落定，目光快速尋找一處密蔭以安頓身心。來到一棵大樹下停妥車，拉平座椅靠躺，快速鬆下每個繃緊的細胞。

　　農場占地寬廣，四周密樹濃蔭，一排經過歲月撫摸的小木屋，給久居樊籠的人們提供遁世的休憩地。林梢葉隙下舒適宜人，打開四面車窗，青翠立

即入眼，鋪展出一地豪闊的綠氈，慰撫我長期疲憊的雙眼。

　　突然一聲雞啼，錯愕，也驚喜！

　　雞啼是兒時回憶的點綴，在只管吃睡的童年裡，日日竄升的身高就像急著向上冒芽的幼苗，唯有睡眠才能補足養分；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是古代苦

讀書生的寫照，所以雞啼當然不是我起床的號角，而是漸淡漸茫的記憶。

　　記得剛搬進大廈時，有住戶在社區網站反映「奇怪？怎麼一大早會有雞叫？很吵耶！」猶如逮到一頭猛獸，立即引來圍剿：「天啊！我以為聽

錯」、「能不能叫牠不要叫啊？」一陣熱烈討論後，覺得這寸土寸金的地段，既不是「雞犬相聞」的桃花源，也沒有空間養雞，那麼「可能是新婚夫妻

的『帶路雞』吧！」，結論一出，幾對新婚夫妻立刻跳出，與雞一一劃清界線。這隻無辜引起公憤的雞「站錯地方」嗎？如果帕華洛帝在臺北的地下街

高唱，就不是天籟美音嗎？最後到底何來的雞？沒有答案；下場如何也無人知曉，但總算不再雞啼擾夢。

　　眼前既是農場，當然會有雞隻，但偌大農場裡只聞雞啼不見雞影，讓我有點失笑；不是笑牠「站錯地方」，而是笑牠「叫錯時間」，手錶指著十一

點五分哪！啼聲未免突兀，好像誤時的鬧鐘，在不該響的時間卻鈴聲大作；但對於誤響的鬧鈴，只需輕輕一按就能靜默，而這雞啼儼然已經渾然忘我。

當然牠有資格「忘我」，因為這是牠的地盤；但在自己的家就可以不按牌理出牌嗎？總得替牠想個充足理由吧！

　　我想到，農場的遊客除了喜歡遺世獨立的寬舒，應該也想擁有一個寧靜無擾的夜晚，可以無夢到天亮，甚至睡到自然醒吧；而這隻雞已閱歷過無數

的住客，牠洞悉遊客心事，所以很貼心地在天一亮，就按住自己喉間即將啟動的「開關」，一直隱忍到這近午才痛快鬆口。於是一串串清脆嗓音，自傲

地唱出農場獨有的自在豪邁，一聲接一聲，上段續下段，把一首牠早已熟悉的老歌，哼唱得怡然自得。

　　看不到「歌者」，但聽到高低起伏的聲調，可以想像那伸長的脖子，正隨之抖頓地上下開合著；演唱時辰已過也不影響高歌興致，依舊一聲不減、

一調不漏，把每天的「清晨之歌」唱得自信得意。

　　午後，辦理入住登記，在農場寬敞幽寂的環境裡，一夜好眠。

　　隔日天亮起身，早餐已掛在門口釘鉤。我伸手拿進屋內，簡單的三明治、麵包和牛奶，很適合輕食的我，時間剛好八點。

　　收拾好殘渣掉屑，準備開門迎進晨陽，靈敏的聽覺卻偵測到門口有細瑣碎音，訪客嗎？我輕輕靠近窗邊，拉開小縫遮簾，偷偷往外窺視，呵！真有

訪客。來者像是揮手招來的老友，沒有敲響門扉，只在走道來回踱步，靜待我開門；奈何房門沒開，進不來又不想離去，看來有點不知所措。來回晃了

幾趟，突然，咕！咕！咕！牠昂首拉開嗓門，以仰天長嘯之姿，猛然高亢啼響，讓躲在簾後的我，先是小驚，然後大笑－掩口大笑。清晨之歌，在我眼

前開唱了；隨後牠踏上門口的舖墊。我以窗簾藏身，不敢亂動，想看牠如何「扣訪」我。此時我心跳加速狂飆，像是私闖的偷兒正面臨屋主進門的緊張

時刻。

　　牠以嘴喙在門縫啄了幾下，顯然一無所獲，不甘心地走下石階，低首在石桌椅旁的雜草中翻找；健壯的指爪敏捷地交替扒抓，揚起小小塵灰，好似

在破瓦殘礫中找尋不慎遺失的碎鑽。失望後，再度走上石階，在門口又幾回踱步，然後偏斜著腦袋癡望房門，一動也不動地維持幾秒後，緩緩步下石

階。

　　剛走完石階就停立不動，突然又咕！咕！咕！尾音拉得好長，聲波足以震我耳膜，猶如對著賴床的孩子，母親已經喊得不耐煩了，但還是忍著性子

大叫：「該起床囉！」。如果這是牠強烈抗議我不開門，那麼牠真是溫和的抗議者，兩聲啼叫表達訊息後就不再出聲了。

　　看著牠黯然離去，一股愧疚浮上心頭，不需一桌滿漢全席就可款待的嘉賓，我竟然連留客的勇氣都沒有，因為我手邊已經沒有供牠填腹的食物了；

有失待客之道的矛盾和尷尬，使我窘得如同無法挽留久仰的貴客。這時只要一開門，肯定會嚇到牠，所以只能偷偷看著牠一步一步走出我的視線。目送

這位無緣聚餐的訪客，我有些自責，只能說牠的造訪來得意外，因為昨天聽到的啼聲是在中午時分哪！

　　原來，不只鬧鐘會誤時，連雞啼也很隨性。

　　如果能借到哆啦Ａ夢的時光機，我會把時間調回在起床那一刻，然後開門取餐，再端坐門前石椅，以朝曦迎客，恭候牠共進早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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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人制度要能落實，應致力避免勞逸不均，人員才不致因不公而情緒發酵，也不用擔心請假造成業務堆積。

做好稱職的代理人

◎洪金鳳

　　由於我在單位的資歷最深，很多工作雖然沒有親自做過，但每天耳濡目染，總會略知一二，尤其我們辦公室的同仁經常更替，所以不會調職的我自

然而然就成為辦公室各項工作的傳承者。

　　我們辦公室有七位成員，每個人的工作能力均佳，各有業管工作，各人也都有其代理人。代理人顧名思義就是當這個業務的負責人不在時，就要即

時負起代理的責任；而令人欣慰的是，我們辦公室的成員，不但自己的工作做得完善，幫同事擔負的工作亦能圓滿完成，讓辦公室的工作不會因為哪個

人不在就無法運作。

　　而我存在的價值就是，當大家都不在，或是成員遇到疑難雜症、或是遇到以前未曾遇見的問題、或是跟其他單位的業務有難以確定時，就是資深人

員的我派上用場的時候。我會先看業務的屬性或是來文的源由，或是把工作的來龍去脈先了解清楚，再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。不管這個工作的代理人是

誰，只要是我會做，我能做的，就會主動請纓，和這些年輕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們一起做，希望能以最短的時間，做出最有效率的成果，不要浪費時間在

無謂的摸索與程序上。

　　當看到辦公室資歷較淺的同事，為公事嘔心瀝血而不得其解時，我的代理熱情就會興起，不管大事小事都一樣。以前我總會默默地幫同事們完全做

好，但是現在我調整做事的方法，也就是放手讓他們自己做，只在一旁扮演輔導的角色；年輕聰明的他們，很快就能上手。由於大家的努力，我們創造

了一個戰力堅強的夢幻團隊。

　　這種辦公室的團隊精神是會流傳的，當優秀的人員調走或退休之後，常擔心來接任的人員是否能如此負責盡職；但往往是我們多慮了，因為每個人

只要進了我們辦公室，那種兢兢業業、熱情有勁的態度就會自然發揮。不怕你學，就怕你不學，大家都會盡己所能地把每項業務無私地傳授，只要肯學

的人，一定可以從中學到許多未來受用無窮的專業。把這些專業再次傳授給後進，這條學習的網絡就永遠不會斷線。只要學得好，學得廣，就不怕同仁

休假或公出。當接獲任何工作時，只要秉持敢問與學習的心境，哪怕是走遍天下，也不會有難事發生。

　　我年近五十，仍保有熱情，不怕學習，不怕多做事，只能手腳能動，頭腦還管用，我就願意和這些足以當我兒女輩的同事一起打拚，不讓辦公室的

業務集中在某些人身上，造成勞逸不均的狀況。看到哪個人忙，我的支援系統就會伸手去幫忙，也會請不忙的同事一起幫著打點，不讓工作的集中與忙

碌，肇致人員負面情緒的發酵。

　　如何做個稱職的代理人，就是多關心、多用心、多深入學習別人的工作內容與方法，那麼當辦公室的同仁不在時，我們就可以為他們一肩扛起所有

的工作；當我們不在時，他們也能同理為之，這樣必能創造一個效率絕佳、人員和諧的工作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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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場演出是視覺與聽覺的雙重享受，讓人激昂，如癡如醉；結束時心情依舊激盪澎湃，但覺餘音繚繞耳輪深處。

優人神鼓

◎邱志鴻

　　早在之前就曾耳聞優人神鼓這一劇團的名聲，這劇團僅憑鼓聲、肢體的舞動、表演者間的互動，就能緊緊抓住每位觀眾的心，令觀賞的人深受感

動。適逢優人神鼓劇團來到清華大學演出，人在新竹的我得知消息後，立即約了三五好友前去欣賞這場演出。

　　全場的燈光逐漸暗淡了下來，布幕拉起，聚光燈打在舞臺上，主持人現身說完了開場白後，節目正式開始。

　　演出者站在事先擺定的大鼓前低頭靜默著，其中一人手起鼓棒落在數個小鼓間來回敲打，優人們（優人神鼓劇團對表演者的稱呼）一個接一個隨之

起舞；各處鼓聲瞬間轟然響起，氣勢恢宏的合奏為表演做了完美的開場。在連綿不斷的鼓聲中，忽而中音鼓漸弱，領頭的那位優人用豪邁的姿勢，掄起

長型鼓棒大開大闔地敲打正中央的大鼓，打了一陣後突然一個俐落的轉身收尾；一旁的優人在數個小鼓之間敲打出快節奏的鼓聲銜接，鼓聲此起彼落配

合吆喝聲，把演奏推入高潮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全體優人鼓棒往兩旁一收，結束了這短暫的開場。

　　獨留領頭那人在場持續敲打著大鼓做為過場，其餘人迅速換上一組新的鼓，並往兩側分散。兩邊樂器各有不同，一邊是數個中音鼓，另一邊是幾組

小鼓、鈸還有些打擊樂器，兩邊做分庭抗禮之勢；有時大鼓這邊波濤洶湧般向另外一方打了過去，另外一邊的鼓聲亦似浪花打落在海面上，嘩啦嘩啦地

處處響起；有時雙方又像相互唱和，大鼓聲打到高潮處頓時消失，小鼓聲立即銜接而上，鼓聲連綿不絕；有時雙方一起合奏，中音鼓聲中有小鼓聲，小

鼓聲裡中有中音鼓聲，舞到精采處，鼓棒漸慢下來，接連幾個起伏，喝的一聲為首段演出畫下休止符。

　　布幕落下拉起，場面中還是那面大鼓，旁邊多了一面銅鈸。但見大鼓面前的優人舞動著身軀，配合著節奏緩慢地敲打鼓面，氣氛像是在舉行莊嚴神

聖的儀式；隨著中央那人越舞越快、越敲越急，數個低音鼓在這時也從旁推入，就定位後立即加入合奏，鼓聲連綿不絕串在一塊兒，恰似白龍扶搖直上

青雲，看不見盡頭；緊接著幾個簡短的敲擊聲，驟然結束了本段，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。

　　接著第三段的演出，本段著重於視覺的感受，鼓聲則作為陪襯用以增添演出張力。看著優人們配合鼓聲節奏舞動的身軀，宛如在欣賞國畫大師大筆

揮毫繪製山水畫的過程，筆觸行雲流水；偶而那處優人翻騰而起，偶而從左而右逐一躍起，充滿張力的畫面令人目眩神、氣為之奪。最終在一串翻騰的

鼓聲中，全部人凌空而起，用力往下敲擊，氣勢磅礡地結束了此段落。第四段演出，一反先前活躍的氣氛，場面變得莊嚴而肅靜。場上中間擺放三面大

型低音鼓，三位優人面對著鼓，緩慢而莊重地打著鼓，同時以誦經聲作為背景音樂；隨著誦經聲越來越大，鼓手停止敲鼓，踏著緩慢的步伐，將鼓推入

幕後。

　　最後一段，幾組低音鼓以及中音鼓在場中央圍繞成半圓形卻無人使用，小鼓組則擺放在舞臺周圍由幾人負責敲打演奏。正當觀眾們疑惑著中央空無

一人的鼓組時，布幕兩旁各自竄出一位優人，揮舞著長型鼓棒，大步邁向場中央，像是在對打一般，一式高山流水，身隨棒轉由高而低擊鼓；又一式回

頭是岸，轉身敲擊旁邊的鼓，位於中心的兩人手中的鼓棒給舞出了殘影，使鼓組壟罩在棍風之下；忽一記當頭棒喝砸向了地板，一人向旁躍開，剩一人

獨自在中間舞棍；舞了數十秒後，眾人一擁而上，各自找到了張鼓，在鼓前舞成了一團旋風，突然一記轉身，所有優人以一往無前的氣勢把鼓棒舞向

前，為整場演出劃下完美的句點。

　　這次的表演帶給觀眾視覺與聽覺的雙重感受，有時氣勢磅礡有如狂濤般洶湧，帶動觀眾心情隨之激昂，一股浩氣衝到胸口想要大聲吼出來；有時卻

像是進入神祕幽靜的樹林之中，心情轉為寧靜，試如歷經了一場響宴，令人如癡如醉。表演結束後，劇團請了幾位自願的觀眾，上臺近距離感受在臺上

舞動身軀及揮棒打鼓的感覺。此刻我的心情仍舊激盪澎湃，但覺餘音繚繞耳輪深處，因此無心關注他們在做什麼，只期待有朝一日，能夠有機會再次一

睹優人們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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